
第一章

由寨堡生

在清末年间，距米脂县城东四十里的地方有一村庄叫桃花

峁，村上人大多姓李，属米脂太安里二甲李氏族。其每户人家

无论家境如何，都要让子弟念书识字，故有的农户在大门上请

人书写“耕读传家”。这李氏家族的人不仅世代爱读书，懂礼

义纲常为人之道，还爱习武。据李家家谱记载，他们是汉朝名

将李广的后裔。李广曾在米脂驻守边关抵御外寇，著名的唐

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即指李广。至今县城南五十里还有

李广寨遗址。追溯历史，李氏家族的始祖是道教始祖老子李

耳，其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临洮秦安县）。宋初李广后裔李将

军，调来银州（米脂）驻守，扎寨于现米脂县李君家沟，当时此

地初名李将军寨，后因李将军留居此地，改称为李将军家沟，

后人传称李君家沟。早以前的米脂县地只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

凉边关，自秦汉以来，因外族入侵频繁，各朝各代便不断派军

队驻扎防守。年陈月久，一些将士便在此生息繁衍

活渐渐发展为村庄生活，到宋朝中期便演变成如今的县城规

模，当年将士的后裔们也就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太安里二甲

李氏家族正是这样留居在了米脂。至今李家祖人初居之地李君

家沟不远的狮子洼祖坟，仍有不少古遗迹，其祖坟的石座、石

柱、石狮、将军石碑、香炉、雕刻精美的宴器残片等等，足见

其昔日的威武荣耀。此后因村庄断水及家族的扩大，他们分别

迁居到米脂各处建立了三十来个村庄，成为首创米脂县的家



奠。墓旁葬有李寅四世孙

族。并建有祖坟墙垣、碑牌旺椿、李公神道碑，占地十余垧。

据李家家谱记载：其祖李寅在米脂城任县丞，死后葬于县城北

川，每年清明节各村太安二甲李氏齐集县城北门川祖墓拜扫祭

明朝进士四川知府李献明，据记

载李献明一生廉治奉公，晚年归乡一无所有，死后朝廷给建了

这座坟墓。当时的米脂县志记载道：“李献明明万历戊戌科进

士及第，任四川重庆府知府，在任以廉洁闻名，告归后以清贫

自居于城东近郊，置砖窑三孔，琴书满床，往来少俗客，与当

事者绝无干祝，有诗词等集行世”。随后李家出了一个惊天动

地的人物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做了大顺皇帝。不料天下得而复

失后，清朝统治者将米脂县的李家遗迹一一摧毁，族人四散，

从此祖不敢祭，文不敢书。

目前所剩的桃花峁李家是李寅五世孙李祯明之后裔，祯明

所生六子立六个门头，俗称老六门，共二百来户人家，虽都务

农衣食，却不忘祖宗读书习武的遗风，其家谱记载李氏族的家

训为：“立志长存宽忍念，终生只学吃亏人。”且说这桃花峁

李家第六门有一农人叫李弘基，为人忠厚善良，生性直爽，深

受村民称赞。他上有年迈的父母，再加上自己妻子儿女和哥

嫂、兄弟全家共八口人。大哥李福基与大嫂体弱多病，年岁

已大，无儿无女。三弟李垣基年幼，正是上学之时。一家人的

生活重担全落到了李弘基肩上。尽管家里人都力所能及地辛苦

干活，但日子仍过得恓恓惶惶。李弘基便在农闲时学着操起了

做手工挂面的活计。由于他从小读书悟性好，做得挂面精细，

口感极好，不久远近驰名。每天他背着挂面箱到附近村庄走门

串户，有钱的付钱，没钱的记账，遇着那极可怜人就送上两

包。他自己则是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勒紧裤腰，就这样勉强维

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米脂位处群山与沟渠纵横交错地带，除去沟渠旁有极少的



本族侄子姜四，他在乌镇

一点水可浇地外，其余山地全得靠老天下雨才有饭吃。然而老

天偏偏三年两头旱，十年九不收，使得农人叫苦连天。特别遇

上灾荒年颗粒无收时，老百姓就得四处去寻求活路。李弘基为

了养活家人，并使弟弟继续读书，也只得到离家五十来里路的

乌镇集市去做苦工。

李弘基所在的商行，经营的是盐、瓷等日用杂货。每天鸡

一叫他便起床将店里店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将各种货物摆放得

齐齐整整，等店主人起来后，一切已收拾停当。店铺开门后，

他帮店主寻东递西，吆喝叫卖，跑前跑后，忙个不停。时间一

久，顾客见这新来的伙计待人诚恳和气，出进货公道，便都来

这店里做买卖。店主人见生意兴隆当然欢喜，直夸李弘基给他

带来了福气。这消息不胫而走，被生意人到处传说。

在桃花峁隔山十里路有一村子叫刘家峁，村里有个出了名

的大地主姜耀祖，占据土地千垧之多，以此剥削四乡百姓，经

商理财，拥有说不清的金银元宝和吃不尽的粮食、用不尽的东

西。为了安全，他请了一个外国建筑设计师精心布局，依山势

修建了一座高大奇特的寨堡住宅，山根下的城墙、城门，可谓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寨堡内从下到上重重叠叠，遍布各式各样

不同的院落，直至山顶。据说当年建筑师结合中外风格设计寨

堡时，姜耀祖刚看过图纸，便连声叫好，但一听要修建三年才

能竣工，便大为急躁。洋人劝说：“你可出外游山玩水，三年

回来自然就修好了啊。”姜耀祖听了这位洋设计大师的话果真

外出三年，回来看见寨堡修建得宏伟壮观，喜出望外，请了几

班最好的唢呐大吹大擂设宴三日，才住进了这座寨堡。

话说这姜耀祖有一心腹佣人

获知李弘基善经营会做生意后，便将此情况告知给了姜财主，

姜财主眼珠一转说：“这等好生意人怎能呆在那种小店，快想

法把他弄过来给我干。吉镇铺面上正要人哩。”原来距刘家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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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什么亲辈比他大多啦

三十来里路有一个镇子，叫吉镇（又名圪针店），地处陕西、山

西两省交界处，每逢二、七集市，人往来甚多，生意极是兴

隆。姜耀祖起家的主要财产正是由此经商得来的，故姜财主极

看重此镇生意。

姜四得了主人命令，立马来到乌镇，他借口买东西时悄悄

问弘基：“你认得我吗？”弘基仔细一看忙说：“认得，认得，

你是姜东家的人，还到桃花 收过租子哩。”姜四笑道：“正

是。你们桃花峁村李家满是我的亲戚哩。”弘基说：“噢！我们

姜四撇撇嘴说：“他老婆是

我户家人哩。”弘基不以为然地“噢”了一声。姜四压低声音

凑近弘基说：“晚上到姜家店铺来一下。”弘基一愣，然后又

应了一声“好”，便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晚上，弘基如约来到姜家店铺。姜四一见，心中乐开了

花，开口便说：“恭喜！贺喜！你的好运气来了！”弘基不解地

问：“有何好运气？”姜四边让座倒茶，边在弘基耳边嘀咕起

来。弘基听后面有难色地说：“我的东家待我不错，这话怕说

不出口。”姜四嘿嘿笑着劝说：“那要看谁的工钱高。”一会儿

又在弘基耳边嘀咕一番，可弘基只是不言不语。姜四见一时难

以说动弘基，便退了一步说：“这事成不成在你，你好好想

想，若用得着我时，再来找我。”弘基一听忙站起来应一声便

离开了。

过了几天，弘基正在小店铺忙碌着，忽然有人捎话说他妻

子病重，让快快回去。弘基连夜返回桃花峁，谁知妻子因过度

饥饿劳累已丢下惟一的女儿过世了。弘基家中没有了关照老老

小小衣食的好媳妇，女儿没有了妈妈整天哭哭啼啼，一家人顿

时乱了方寸。村上一些同族老者见状便合计着给弘基续弦，弘

基想家中没钱又缺粮，娶妻花费家中如何负担得起，何况这灾

荒年只顾逃命哪有心思续弦，于是没有答应。可是他大哥劝他



说：“我这么大啦，还没个儿女，就等着你多养两个儿子，好

给咱顶门立户哩，你不续弦，这日子以后还有个啥盼头。”弘

基无奈，只好默认了。

不久，有人给他介绍了距桃花峁二十五里路的吕家俭杜家

湾村杜氏。这杜氏家虽非大富之户，却也出身书香门第。杜家

自然也知道这桃花峁李家的根基门第，因此，这门亲事很快定

了下来。这一来搞得弘基到处借钱借粮，最后还是到姜四店铺

借足了钱，才将婚事办毕。

谁知时间不长，姜四找到弘基说：“你结婚借的银子该还

了吧。这银子是我借给你的，如今姜东家要来店铺查账，你无

论如何得将银子还上，还有利息都得一次还清，我这也是没有

办法啊！”弘基听了，一下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姜四见状便趁

机说：“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弘基忙问：

“有何办法。”姜四笑眯着眼悄声说：“只要你肯到吉镇姜东家

百货店干事，这点银子就算是东家送你的见面礼，你看如何？

你要再不答应我就毫无办法了。”弘基想过来想过去，只好清

账离开了乌镇小店。跟姜四到刘家峁去见姜耀祖。姜耀祖身穿

丝绸长袍马褂，拖着又粗又长的扫地辩子，坐在太师椅里听完

姜四的话后对李弘基说：“你给我干事，只要好好干，听使

唤，就亏不了你。明天你就到我的吉镇百货店去吧。只要生意

做得好，你挣工钱就越多。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若是做对不起

我的事，也别怪我不客气。”姜财主说着又吩咐姜四：“明天

你引他去吉镇，至于生意上的规矩你给他说说。”

弘基来到吉镇姜家百货商店后，每天从鸡叫干到晚上，不

论什么活都尽心尽力，加上他精通文墨能写会算，店铺伙计、

掌柜都对他刮目相看。有一天，弘基打扫店铺时捡到两块银元

交到柜台后，使他的身价倍增，一下从打杂伙计转成了站柜的

伙计。事后才知道是姜家耍的把戏考验他。



个月后，弘基的孩子比原来胖了许多，而且显得特别可

月

转眼间过了一年有余。一天，弘基算算妻子要生孩子了，

便告假背着褡裢，匆匆回了桃花峁。桃花峁村庄四沟八岔，群

山环抱，在四沟交界处便是村中心。有一片较开阔的平地，因

它与南河边东南面山根下高高的古老戏台相连接，乡人称此地

为戏楼滩，是村人活动的主要地方。东、南、西三条沟的河水

经过戏楼滩旁流入北沟方向。

年

李弘基的家就位于村中心西北方位的半山腰间，大门院墙

内一线五孔土窑洞接石口窑，院中农家牲畜圈棚、碾子、磨，

应有皆有，窑脑畔上长着茂密的杂草，窑口上安着小方窗与板

扇门。弘基进得家门听到婴儿的哭叫声，不由心头一喜。他屈

指一算：“这娃生在光绪七年八月初六（公元

日），属蛇的。”可还未及高兴，便听大嫂说：“这孩子生下

天了，还没吃奶，这可怎办呢？”母亲也说：“要不弄只七星

猪蹄来催催看怎样。”于是一家人忙着在村里村外跑前跑后地

找，好不容易买到一只七星猪蹄。可四、五天后仍不见下奶，

只好给孩子喂小米汤和茶面糊吃。时间一长，孩子明显地瘦下

来，全家人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俗语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李家四门的一户本家媳妇奶

水多得一个孩子吃不完。弘基家便请侄孙媳妇奶养自己的孩

子。

爱。但随着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常因奶水不够而哭闹，弘基

家只好另外为孩子寻找奶妈。

大哥李福基到外村见一户人家在挤羊奶，便凑了过去，打

问情况。那人回答：“娃娃找不下奶妈没奶吃，这羊奶不也是

奶，只要放在锅里烧开晾温，喂娃娃不是一样的好‘奶’吗？”

福基怀疑地问：“只是不知这羊奶养不养人，孩子太小敢不敢

吃。”那人哈哈笑道：“我送你点奶回去试试，出了麻达找我

来”。福基拿了羊奶回家后，让家人煮后用小汤匙去喂孩子，



喂足羊奶的孩子果真不哭闹了，一家人这才安下心来。几天后

便买回了那只奶羊。

一年后，孩子会走路了，宽宽的前额下一对黑汪汪的大眼

睛闪闪发亮，父亲弘基请后王家坪的老秀才高先生为儿子起名

字。高先生因听了弘基所梦之事，便给孩子起名“丰功”，意

为日后可建“丰功伟业”之意，而且“丰”字又正好是李家按

辈数应占的字，因此一举两得。这时福基说：“这孩子挺好，

我为这孩子没少费心，就把这孩子过继给我吧。”李弘基犹豫

片刻后答应了。高先生见弘基如此尊重兄长，不由拍掌乐哈哈

地赞叹：“贤德！贤德！甚好！甚好”。

这孩子便是宏道公第二十世孙，即后来的李鼎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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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转眼间，丰功长到了五六岁，面目清秀，头顶留了撮短

发，头后梳了一小撮细长的“贵气毛”，很是惹人喜爱。令全

村人惊讶的是这孩子记性非常好，口齿伶俐，是人们所未见过

的。村中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和这孩子见过面说过话的，以后再

见时他都能说出对方的尊称等，从无差误。

丰功很爱听村上老者讲“古朝”（故事）。一次，一位比他

小两辈的老者对他戏说：“我的大爷，你听懂这古朝里说了些

啥？”丰功一本正经地回答：“多啦，一下说不完。”那位老者

装着吃惊地说：“嘿嘿！那你慢慢说上一段，让我们听听。”

“你们真要听？”丰功不紧不慢地问。众人都说：“好！听！”于

是丰功学着讲古朝者的样子，从头到尾摇头晃身地将故事讲述

了一遍，那绘声绘色的语气令听者一个个目瞪口呆，禁不住

说：“咱李家出真才子啦！”一时间“真才子”的名声在村里

家喻户晓。

弘基见儿子聪明，便让侄子李英教他识字学文。李英虽非

秀才科举及弟，却也是村里出了名的文化人，丰功不久便将

《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百家姓》等，背诵得一

字不差。就连李家的家谱，丰功也记诵得滚瓜烂熟了。村里已

无人能教得了这位“真才子”了。

岁，丰功便向家人提出要到外村上私塾。当时米脂刚刚

县没有学校，只有个别富人家为自家子弟办的私塾，请不起先

生的人家就找关系出点钱去念。家人觉得丰功太小，都很疼



他，惟恐出门在外料理不了自己，所以没有答应，丰功撅着嘴

说：“那就等到明年，我一定要去念书。”

第二年，一家人挑来选去决定让丰功到离家五里路的后王

家坪村去上私塾。原来这后王家坪私塾是教书先生在家自办

的，因当时有钱的人家请来的先生，只挣教书的钱，其它时间

就和揽工汉一样对待，主人让干啥就干啥。而后王家坪的私塾

老师高德忠（正是为丰功起名的那位老秀才先生），品格高尚，

生性耿直，不愿到富人家看人脸色受人指使，就独自在家中办

学，丰功能到这儿念书也是与这位启蒙先生之间的缘分。

高老先生上课的第一天，手拿着戒尺指着古书本一字一句

领读：“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谓大丈夫也。”这第一堂课所学便是丰功一生为人品格的写照。

高老先生不仅用文章教丰功，更以自身勤劳俭朴和正气影响着

丰功的思想。

一天，丰功回家见桃花峁来了戏班子，便忙拿凳子到戏楼

滩占好了最适合看戏的位置，然后又去后王家坪搀扶高老先

生。戏台虽经多年失修显得很陈旧，然而它的高大宽畅，和附

近村庄比起来还算是独一无二了。丰功和高老先生来到戏楼滩

时，只见到处都坐好了村里村外等着看戏的人。当高老先生坐

好后，丰功便站在旁边陪着。戏唱到中午，已是烈日高照，炎

热难当，即使坐着看戏的人也汗流浃背，丰功却仍然站在戴着

草帽的高老先生旁边一动不动。有人低声嘀咕：“这孩子怎不

坐下看戏，站了这么久。”有人说：“他是在陪老师看戏哩，

在老师面前，他不坐，这是对老师的尊敬哩。”尽管高老先生

几次三番让丰功坐下，但丰功总是摇摇头。一时间丰功尊师之

事在乡间传为美谈。

很快过年了，正月初一清早，天麻麻亮，丰功便穿上母亲

为他准备好的缀着枣排排的新棉衣，拿着礼物去给高老先生拜



年。可这时天却下起了雪，越下越大，家人劝丰功：“下雪天

路不好走，一定要去就等不下雪或明天再去给老师拜年吧”。

可丰功说：“我拿扫帚着哩。”说完便转身冒雪向后王家坪老

师家走去。

一路上，丰功见家家户户贴着红对联，天地间让雪花映衬

得异常清新明亮，不由高声吟唱古诗，竟忘了用手中的扫帚清

扫脚下的雪。等到了老师家门口时一看，自己浑身上下沾满了

雪。丰功进门依米脂人拜年的规矩大声说：“老师过年强健！”

说着跪身三叩头。高老先生也依米脂人习俗回应说：“你欢喜

着哩！”说毕忙将丰功从地上扶起来乐哈哈地说：“雪兆丰年，

加上才子拜年，可谓双喜临门。”高老先生吩咐家人端上醉枣、

瓜子、油炸炸等小吃招待丰功。丰功不愿多麻烦老师家人，可

高老先生见天下着雪有意留他，便找话题交谈：“大凡学知识

有才的人，都得有个一生的志向打算，你能否给老师说说？”

丰功想了想回答：“我想长大后，为穷民百姓多干好事，

让他们不要受富人、官家的气。”

高老师高兴地说：“好呀！我这一生绝意仕途，深居家中，

不就是为了免受官家富人之气而致如此！你能为穷民百姓干事，

让大家免受其害，其志向远胜为师了。”

丰功忙拱手说：“不敢，怎敢与老师相比。”

高老先生接着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当如此。我只

是你的启蒙老师罢了，日后会远胜于我。”

中午过后，雪住天晴，丰功告辞老师回家。丰功给高老先

生拜年这一规矩一直坚持到高老先生去世。

第二年春，高老先生对丰功说：“你所学诸科，皆已熟

悉，实胜于我。我认为你如今可到杨家沟去求学，那儿的老师

是举人出身，所学还有诸子百家散文及各朝古诗词等。”

丰功点头应道：“学生听老师的，只是不愿离老师而去。”



多户地主的财富不

高老先生摇头笑道：“早学快学早成材，凡有志于大事

者，不可一日虚度。我这应学的尽皆学会，何留恋于此！”

从桃花峁村西南方向翻山过去

家沟百姓大多居住在沟槽与山腰间，惟独

里路便是杨家沟村。杨

多户马姓财主集

中居住在扶风寨中。此寨建于清初之后，规模极大，远远超过

了刘家峁大地主姜耀祖的寨堡。他们的家产延伸到内蒙诸省及

国外，以其财产和家庭人口之多，可与《红楼梦》中的荣、宁

二府相比。据记载他们都是马家乐的后代，这马家乐原本是一

个农人，生得五大三粗力量过人，一顿能吃米、面二升，后来

改做贩卖砂锅的生意，一次因山路狭窄驴驮着砂锅不能前行，

他便将驴和砂锅驮子分两次抱了过去，从此马家乐的大力气传

了开来。话说那年瘟疫流行，死人很多，埋葬用的砂锅都卖断

了市，可打砂锅的风俗又不能没有，于是远远近近的人都来马

家乐家高价购买，穷民百姓没钱，只得拿许多米来换回一个砂

锅。这一来马家乐家的一窑砂锅变成了满窑的小米。可谁知，

这瘟疫过后，接着来了两个年成，马家乐的米更值钱了，一碗

救命米便可换回大块大块的土地。从此马家乐的土地一望无

边，一年富过一年。据说米脂城一户杜姓财主曾在马家一个财

主前夸口说：“我家做生意用的毛布袋，可从米脂城一条连一

条摆到你杨家沟村哩。”那个马家财主冷笑道：“哈哈！光我家

的金银元宝一个连一个能摆到你家祠堂哩。”顿时把个杜财主

惊得张口结舌一言未发。以此可见马家

可斗量了。

杨家沟的富人热心办私塾，子弟们一个个念书成才后，有

的外出干事，有的漂洋过海到了国外。杨家沟马家财主私塾讲

堂设在扶风寨马家旧祠堂，其大小院子数处，极是可观，分

初、高级两班，由两个私塾教师分别任教，初学班教师是秀才

出身，高学班教师是举人出身。学生大多是马家财主的子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只有少数学生是本村与外村的。这些外姓子弟来此上学，须求

得马家同意，并按时交费，其实这些外姓子弟也是比较富裕人

家的子弟。至于一般穷人家的子弟或与马家没关系的根本进不

了讲堂。

在刘家峁姜家财主的帮助下，丰功如愿进了杨家沟私塾学

堂高学班。和那些富人家子弟比起穿戴所用来，丰功显得有点

寒酸不入群。有的同学便瞧不起丰功，用言语挑逗讥笑。一

次，上课了，还有的围着丰功喧闹，丰功却一言不发，只顾看

自己的书，那个与马家财主同姓不同族的马老举人，却以为是

丰功哄闹学堂，于是挥动戒尺向丰功怒吼道：“站起来！”丰

功刚站起，那老学究便走到面前喊：“伸出手来！”丰功“啪！

啪！”挨了两戒尺，一时疼痛难忍忙缩回了手。“嗯！把手伸出

来！”老学究又怒吼着。丰功只得又伸出手，“啪！啪！”又是两

戒尺，打得又快又狠，丰功疼得咬紧牙关，眼中却落下了成串

的泪水。丰功初来学堂便无缘无故地挨了打，想起高老先生对

自己的好，想起家中人的疼爱和村里老老小小的抬举，心里极

感难受不平，泪水忍不住又从这位独自在外求学的孩子眼中夺

眶而出。

但真才子毕竟是真才子。熬过一段时间后，同学、老师便

不敢小瞧他了，有些同学被他的学习征服得五体投地，这一来

不仅马家财主不服气，就连老师都不服气。原来这马家办私塾

为的是培养自家的子弟，别的外姓学生只不过是陪衬。举子老

学究本来就不喜欢丰功恃才自傲，如今见东家动怒，心想：自

己一个穷教书的，这么大年纪走到哪教书也顶不住在马家教书

好，这马家除了钱给得多，到了年底若教得好还给送礼送物，

而且吃、住与长工、学生分灶。如今既然东家不喜欢这个学

子，我何不顺着东家灭了他的傲气，长长马家的威势，对自己

只有利而无一害呢！于是便动起了歪脑筋。



一天，老学究在课堂上问学生们：“你们说李丰功和马玉

亭谁学得好呢？”只听有的喊：“李丰功学得好！”也有的喊：

“是马玉亭学得好！”原来这马玉亭记性特好，若非丰功，便是

班上的佼佼者。老学究听了慢条斯理地说：“有的说李丰功学

得好，有的说马玉亭学得好，究竟谁学得好呢，我看不妨来个

当面测试便知。我找两篇未教过的古文，让二人当场背诵，谁

背得最快谁便是学得好，好者奖，劣者罚，以促后进。”老学

究拿了一篇古文递给丰功说：“看吧。”丰功目过两遍后回答：

“老师，能背诵了。”说完便一口气将古文顺顺当当背了下来。

接着老学究又拿出一篇古文递给玉亭说：“看吧。”玉亭目过

一遍后说：“老师，能背了。”老学究高兴地喊：“好！目过一

遍，快背。”于是，玉亭拖着长腔背起了古文，一会就把全文

背了下来。老学究得意地竖着拇指说：“啊呀！过目不忘，好

啊！这下便知谁学得好了。”老学究抬高了声音又问学生们：

“谁学得好！”“马玉亭！”众学生一齐高声回答。老学究让伙夫

取来两个干炉（陕北的一种小吃）奖给了马玉亭，然后对丰功大

声说：“你小小年纪平日里竟敢恃才自傲，今日可知人外有

人！把手伸出来，老师我要奖罚严明，让你记住今天的教训，

看你今后还敢逞能。”说着挥动戒尺狠狠对着丰功的手就是两

下，丰功咬咬牙，照旧伸着手掌，任凭敲打。泪水怎么也止不

住地涌了出来。此时学生们都围着马玉亭叫好吹捧，偏偏冷落

了丰功。

其实，明眼人自然看懂其中机关。可这一举动差点断送了

丰功的前程。

说话丰功第二次挨了老师的打，摸摸自己肿胀的手掌，委

屈地心想：挨打受气，这书如何能念得下去。这时他猛然记起

算命先生的话来。原来丰功四岁时，外地来了一个算卦的黄先

生曾说他“相貌清贵，八字入供禄格，将来一定能做大事。”



都

丰功如今受了挫折，便想反正命中注定，回家何愁没有路走，

高官厚禄自然等着他。于是，丰功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愤然

离开了杨家沟。

丰功从此便绝意念书，每天不是帮着大人干些零碎的家务

活，就是帮三爸干点轻便的农活。到了中秋时节，丰功家人和

村里所有的农户一样，都提着供品上山祭祖，并要到庄稼地里

选最好的庄稼，将剪好的长长纸花幡挂上，称之为“挂田。”

意为祷求天、地、祖神保佑庄稼茁壮成长，年底丰收。在山上

时，丰功忽然听到有人唱起了山歌：

瓜强花开黄灿灿，

受苦人上了山畔畔，

一年四季汗涟涟，

只盼丰收过好年。

丰功听了对三爸说：“农人真好，唱着山歌自由自在好快

活。”他三爸本是念过六年书的人，听丰功这么说，不由叹了

一口气说：“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农人活得不

易呀，俗语说‘苦难受，屎难吃啊！’要不为什么大家叫农人

‘受苦的’呢！”丰功眨眨大大的黑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受苦

的三爸不知该说什么。

丰功一年年长大了，农活一年年加重，他方才真正领略到

农人养家糊口的不易和家人积聚财富的艰辛。一天，丰功在山

上劳动，听到又有人唱着山歌：

苜蓿开花麻蚱蚱叫，

山沟村上出了个有才人，

谢天谢地盼他长成人，

谁知他上山变了受苦人。

丰功一听这歌声便知是村里多才多艺、爱闹秧歌搬水船的

李世贵老汉，按辈数还是他的孙子哩。由于村上念书人多



喜欢过年闹社火，因此唱个山歌几乎无人不会，而惟独李世贵

老汉的歌声尖细洪亮，与众不同。正想着，忽然那歌声又起，

唱得比先前更响。丰功越来越觉得这老汉好像是在唱自己了，

一时不由思前想后叹息起来：四年过去了，自己个子长了一大

节，可知识一点未长，好命运也不见到来，相反人们倒低看了

自己。看来这黄先生算卦是骗人的，若再不好好学习，恐怕一

辈子都这样了。

想着想着丰功扛起锄头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他决定立即去

上学。



第三章

李弘基自从到吉镇以来，省吃俭用，用自己多年积攒的钱

给家中典买了几垧地（一垧合三亩），由三弟耕作。虽说这些土

地贫瘠，但足可维持一大家人过中等水平的生活。同时，因生

意四通八达他也结识了不少人。弘基托人为十三岁的儿子重新

找到了私塾。这私塾堂位于桃花峁二十多里外的高庙山，高庙

山村民大都姓常，属一个家族。常家光出了名的大财主便有十

几户，他们的四合大院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常氏财主庄园。其中

有的人把生意竟做到了京城及其他省城，占据着高庙山的绝大

多数田舍，其威势与杨家沟马家财主和刘家峁姜耀祖财主并称

为米脂东区“马、姜、常三巨富”。

丰功来到高庙山求学，由于学堂没灶，只好在村里租了一

孔窑洞居住，自己做饭吃。他上学从不迟到早退，成绩总是第

一，常常受到老师表扬，高庙山的财主、百姓无人不说丰功是

个了不起的孩子，时时以他为榜样教育子弟。然而他们却不

知，丰功为了学习经常是一顿做好吃两顿，有时为了看书竟忘

了吃饭，只好等下顿再吃，忍饥挨饿吃冷食生是常事。

到了秋天，米脂这地方时常狂风卷着黄土漫天飞舞，刮得

到处是尘土，其苦可想而知。丰功租借的土窑洞门窗破旧，被

风吹得咣咣发响，加上附近动物发出的各种怪叫声，这地方显

得更是凄冷。丰功每晚夜读，一天晚饭后，突然狂风卷着黄土

遮天蔽日而来，顿时天地昏暗如同黑夜，破旧的窑门被狂风吹

得“咔嚓”倒地。丰功见事不好，忙顶着风跑到院外，把堆放



若斗此狼，自己饥饿疲乏恐难胜它；若掉头回高庙山路太

的谷干草一捆捆抱来堵在门口，自己仍旧在窑里点着小油灯读

书。狂风吼叫了一夜，丰功在窑内大声读书直到天明。第二天

早上，村人路过见此情景，惊吓得忙上前将堵死门口的谷干草

掀开来，却见丰功正端端坐着临灯读书。

村上一好心的农人被丰功的求学精神打动，便将自家的小

土窑空出一间给他住。可为了度过陕北寒冷的冬季，丰功每天

得上山砍柴取暖，严寒的北风冻烂了丰功的双耳。原来这米脂

不仅缺煤也缺柴，尤其是一到秋、冬百草枯死，到处光秃秃，

要砍柴烧并非易事。一次，丰功在砍柴时划破了手，好心的邻

居农人看见后，便将自家成捆的柳梢送给他烧。农人的厚道善

良，在丰功年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一天下午，丰功发现家中带来的粮食所剩无几，连第二天

也不够吃，便决定回家去取。为了能多带些粮，节省学习时

间，他从相好的同学家借了一头毛驴。走到刘家峁村时，眼见

有的人家开始上灯吃饭了，丰功心想：离家不远了，翻过这座

大山就是桃花峁了，再挺一挺。一边想着一边用鞭将毛驴抽了

两下快快向前走去。走到山头四、五里处时，天渐渐昏暗下

来，山风阵阵，四野空旷，已无一人行走。丰功眼前忽然一

闪，前面路上似乎蹲一野兽，长耳长嘴，正朝自己张望，看样

子像狼。丰功大惊，忙拉住毛驴停下，心中嘀咕：这可如何是

好

远；若到刘家峁歇脚又恐天黑人生无人收留。丰功左右为难，

不由出了一身汗。就在这时，他猛然记起明天必须得返回高庙

山上学，并还人家毛驴，耽误不得。何况再往前走五里路，便

到自己家了。于是他斗胆自语“决不能后退，要斗争，要战胜

它。”同时跳下毛驴，紧握手中的赶驴鞭，吆喝着走过去。不

一会儿他走到了“蹲狼处”，可不知何时狼竟走了，只在旁边

留下一粪堆。丰功先是一愣，随即高兴地抖鞭向那粪堆狠狠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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